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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刚结婚那段时间，虽说不
在一块儿住，但儿子和儿媳还是天
天回家来吃饭，吃完饭再回他们的
小家去。

媳妇是个精灵的丫头，嘴巴特
甜，不管我做什么菜，她都会夸得天
花乱坠，说：“还是妈做的饭好吃，我
打小没怎么下过厨，怎么都做不出
这么色香味俱佳的菜来！”媳妇的糖
衣炮弹将我哄得找不着北，心甘情
愿地一个人在厨房忙得团团转。

厨房的窗对着阳台。有一次我
在厨房做饭，她在阳台上打电话，其
中几句话轻飘飘地钻进我耳里：“来
婆婆这儿蹭饭呢，自己做饭的话又
忙又累，吃完还得收拾厨房，麻烦死
了！过来这边吃，啥都不用干，等吃
饭就成……”

我不由得停下手里的活，敢情
我这当婆婆的成免费厨娘了？我虽
然不方便和她计较，不过，也不能由
着她耍小聪明继续“偷懒”下去呀！

从那天开始，我做菜的时候，会
扬着嗓门叫一声：“媳妇，你不是说
过要学做糖醋排骨吗？过来给我打
打下手，看我怎么做，下次也做一个
试试！”

以前吃完饭，她要洗碗，我总和
她客套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现在呢，她开口我也不和她客气：

“好吧，做完饭我也累了，这碗筷就
你来洗吧！”

我不再把她当客人款待，而是
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并不
是我忙不过来，只是不想她养成“吃
老”的习惯。

几次下来，媳妇大概也知道“天
下没有免费的晚餐”，来这边再不能
光吃饭不干活了，所以，她也慢慢地
开始自己上街买菜学做饭了。这一
场“矛盾”，因为处理得比较婉转，大
家也没伤到和气，一家人仍是和睦
相处着。我想，儿子和老伴可能根
本就没意识到，我们婆媳曾经在暗
中交过手。

有天，儿子和媳妇突然提出，想
搬过来住。我心里奇怪：“在外面住
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要搬回来？”
儿子不好意思地挠着头，不知道怎
么开口，还是媳妇聪明，将话说得漂
亮：“以前不懂事，只知道过二人世
界，现在我们自己也要为人父母了，
才明白做父母多不容易！就想着回
来多陪陪爸爸妈妈！”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看着媳妇
的大肚子，不由得笑起来——媳妇
再过些日子就要生了。她要不搬过
来住，到坐月子的时候，她和我那呆
头儿子哪能顾得过来？

我说：“那行，你们就搬过来住
吧！坐月子时照顾起来也方便！”听
到我这么说，媳妇也知道我看穿了
她的小心思，不由得脸红了一下，
说：“谢谢妈！”我想，她这句“谢谢”

应该是真心的。
媳妇坐月子的时候，我像照顾

自己的女儿那样照顾她，一日三餐
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

媳妇虽然精明，但也不是不知
好歹的人，对我所做的一切，她心里
应该是感激的，也知道适时给我些
心理安慰。她抱着小孩时，总会跟
孩子说：“你看奶奶为你做了这么
多，长大了可要孝顺奶奶！”

媳妇刚坐完月子那会儿，还有
点儿惰性，除了给孩子喂奶，其他事
情，比如给孩子洗澡呀、换尿片之类
的事她都不肯干，总是说：“我不会，
我怕笨手笨脚弄伤孩子。”这时候我
会很坚决地说：“你不会我可以教
你，教到你学会了为止。”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坚决，媳妇
只好像当初学做饭那样，慢慢地学
着给孩子洗澡、穿衣服、换尿片；学
着怎么判断孩子的哭泣是饿了还是
哪儿不舒服；学着看孩子的排泄是
否正常……看着她终于像模像样地
当起母亲来，我也松了口气。

媳妇休完产假回去上班的时
候 ，我 主 动 提 出 给 她 带 孩 子 ，只
不 过 ，到 了 晚 上 她 还 得 自 己 负
责。其实我不是不愿意帮忙，只
是不想她利用我对孙子的宠爱，
把自己该负担的责任全部推到我
身上来。

不管是帮忙还是忍让，都需要
有个度，一味的包容只会将对方宠
坏。当然，也不能一味责怪，只想着
占上风，这样会将对方逼急的，伤了
和气，只会为难了儿子。

摘自《现代生活报》

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和他分手。
为此我得罪了不少同学朋友。她们
提起他的时候，总是用鼻子发声，不
屑一顾，一个个爱憎分明的样子。
他？他有什么好，花心，爱玩，女朋
友不知有多少个。

我想为他争辩，可是又底气不
足，最近一次他去酒吧玩，搂着一个
小姑娘跳贴面舞，彻夜未归。我怒
极了，三天没理他，他一抹微笑，轻
轻一句便带过去了：是个 90 后的非
主流的小孩而已，你吃什么醋？

他有他的好，从不发火，我生
气，他便赔笑，一下班就准时到单位
守着我。鲜花不一定有，但会带我
去很好的餐厅吃饭，夜半回家的时
候，会在无人的路上一把将我抱起
来，原地旋转

她们说，你别做梦了，全世界都

知道姜承俊和富家女在一起了，你
不过是陪衬罢了。

我跑去问，有点自取其辱的味
道。但他的好处就在于他永远不会
当面伤害你，他笑眯眯地接待你，给
你倒暖胃的普洱茶，吃最新口味的
草莓饼干。他不会给你残酷的现
实，而是给你一种老夫老妻的错
觉。我的愚蠢总是会不合时宜地战
胜自己的理智。我突然头脑一热地
对他说，我们结婚好吗？

他只是笑。走到我面前，他说，
其实我马上要结婚了。

“真的？”“嗯，和她。”“就因为钱
吧？”“可以这么说吧。”

我感到莫大的耻辱，抓了包就
走。他怎么能这样呢，爱着我的时
候，又去和别人在一起，并这样光明
正大地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我换了手机号码，日子过得深
居简出，有点无精打采，但朋友都为
我庆幸，觉得我可以找到更好的。
两个月以后，我收到他的短信，他
说：我想你。

我有一点点得意。他毕竟是要
到了我的新号码，或许他是爱我的，
只是一时迷了路。谁能保证一辈子
不做错事呢？我回了一条：可是你
结婚了啊，想又有什么用？

就算结婚，我们还是可以继续
交往，我是爱你的。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回他消息。忽然又一条新消息进
来，还是他：爱对我们来说，其实都
只是一种作料，这样安全感是差了
一点，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具吸引
力的吗？

事到如今我只能鄙视自己当初
的品位，怎么会爱过这样一个男
人。爱是绝对不能爱了，但恨又恨
不了，它只是死了，而且，死得很不
光荣，有一丝鄙视，一丝庆幸，又有
一丝丝可惜。

摘自《现代女报》

一些“问题”夫妻，谈及他们离异
的原因，许多都有触及爱与爱的回报
这个话题的。

一位年近 40 岁、自称婚后 10 余
年“一直为这个家，为他和孩子当牛
作马”的妻子，最近坚决提出与“其实
并不坏”的丈夫离婚。她向我一口气
谈了三条理由：

他和孩子过生日，我总是当成很
大一件事情，提前好长时间就为他们
张罗忙碌。可是我过生日，他不是忘
记就是很草草地打发了事。

刮风下雨降温，我在家总会想到
出门在外的他是否带了雨具，是否穿

足了衣裳。但是同样的情形下，如果
我在外，他在家，从没有这样关心我
的冷暖。

偶尔出差，我一到目的地总习惯
打电话向家里报平安，然后每天睡前
总要问他晚安。而他出差在外，却可
以一直都不给我打电话。

结论，这样的丈夫没有情趣，有
就像无还不如无。

然而，难道只有妻子会因自己付
出的爱没有回报而光火？

丈夫们也会为一些类似的事情
对妻子抱怨有加。

一位丈夫也一口气向笔者讲了

对妻子的三个不满：
不管节日大小，我都往她家拎东

西，总记着孝敬岳父母，可结婚至今，
她主动往我爹妈那里拎过几次？

她减肥买药练瑜伽，不知花了多少
钱，我都舍得，可是我那根钓鱼竿已经快
断了五截了，她从没有帮助换根新的。

她带同事到家里聚会，我可以牺
牲公司业务在家为她们主厨，为的是
让她脸上有光。而我的朋友来家里
做客，谈兴正浓，她居然拿起扫帚硬
是扫他们的烟灰，朋友们误会她要赶
人走呢，现在请都不敢来了。

结论，这样的老婆太自私，太不
通情达理，要她真的不如不要的好。

爱应该讲回报，应该得到回报。
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可以说是伪善
的。 摘自《青年文摘》

周末，我和老公都会去超市狂
购。出来时，老公照例把一盒鸡蛋或
者一块豆腐递给我，然后把东西分成
两份，双手提着。

周末的烈日下，我们忘了带伞，
老公的额头，开始有大滴大
滴的汗水往下掉。我看得心
疼，说：“我多提点吧！”老公
摇摇头说：“不用，有我在还
用你提吗？”走了几步，我又
说：“还是分点给我吧！”老公笑了笑，
瞧瞧我着急的表情，说：“我轻松着
呢！看看你，空着手都落在我后头，
跟上来啊！”

我再跟老公磨蹭，他就大声说话
了：“太阳真大，你赶快到前边去吧！”
于是我一路小跑，站在前面的阴凉里

等着他。这时，一股无法言喻的感动
悄悄在我的体内穿行。

然而一到朋友小梅家，我的那种
感觉便化成了丝丝扣扣的羡慕和不
甘。小梅各方面都不如我，却因为嫁

了一个有钱的丈夫，处处流露出优越
感。她悠闲地坐着她老公的奔驰游
山玩水，随心所欲地对喜欢的服饰敞
开钱包，我猜她一定感觉很幸福。

说实话，老公对我还真不错，可
与小梅相比，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幸福
相差了一大截，但我并不说破。有时

候，我站在前面的那片阴凉里，看着
老公汗流浃背地往这里赶时，忍不住
暗暗拿他和小梅的老公作比较，心安
理得地享受着那份轻松和阴凉。

老公出差时，小梅让我上他们家
度周末。那也是一个烈日当
空的上午，我们三人从超市
里买了满满几大袋东西出
来。我和小梅龇牙咧嘴地提
着大袋。我真想提醒一下那

个大男人是否也该分担点。然而小
梅那份隐忍和习惯成自然的表情，让
我几次欲言又止。

看着他轻松自得的背影，我突然
很想念老公，那个自己哪怕是汗如雨
下，也不让我受一点点累的男人。

摘自《今日女报》

钟点工小赵扎着马尾辫，她有好
看的眼睛、红红的脸颊，应该是一个
美女。她第一次来我家，是婆婆带着
的。看到厨房的乱象，婆婆一阵惊
呼。小赵一忙活就是４个小时，她告
诉我：“小姐，我要做到你满意。”

每天中午，小赵只吃一个烘山芋。
即便到了下午４时，她还是坚决不吃午
饭：“我把活干完，吃起来才安心。”

有一次，我说：“你一个月能挣多
少啊？”

“这个月能挣 1600 元。我又找

到一户人家，每天上午做４个小时，
周二、周四、周六下午来你家，晚上６
时再做一家。”她说。

“这样会累坏身子的。”
“我要攒钱，回去跟我老公离

婚。”
这个安徽女人，从 16 岁开始打

工。她和老公有一个 7岁的女儿，去
年，她生了一个儿子。所有的矛盾从
这个新生儿开始。儿子生下来，就有
严重的疾病。男人提出，要把孩子送
到福利院。她抱着孩子到处跑，在上海

求治，四天花了9000多元。回到家，他们
天天吵，男人拿起家伙就打她。

她撩起裤管给我看伤，一条暗红
的长长的疤像蜈蚣似的，趴在她的小
腿肚上。

“儿子没救活，”小赵说，“我们的
婚也该离了吧。我跟他说：如果哪一
天我病了，你是不是也希望我死？”

我猛然一振，这个没怎么读书的
女人，自有她的道理，决定自己的人
生。小赵到处找活干，计划是赚钱办
离婚手续，她要告诉法官，这个男人
连亲生骨肉都要抛弃，她向法官保
证，一定会竭尽所能抚养女儿。

小赵眼中带泪的样子，真是一个
美人。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那些努
力绽放的，最为动人。

摘自《东方卫报》

每个女人一朵花

需要放弃的情感

“智降”懒媳妇

没有回报爱就会死掉

幸福提在你的手里

她和他走在一起让人们能够想
到的，只能是“郎才女貌”，但人们并
不看好他们的爱情。原因很简单，
她出身世代书香之家，他却只是一
个穷教书匠，这对于战乱的炮火尚
未炸毁门第观念的年代，无疑是横
亘在他们之间的天堑。还好的是，
她的父亲还算开明，只坚持一点：他
要用一场气派的婚礼体面地迎娶
她。

为了能够早一些成为他的新
娘，他们订婚后，她决定去东北大城
市工作，和他同心协力赚取到父亲
要求的体面气派的婚姻。挥别洞庭
湖的温婉轻唱，她坐船出沅水，过洞
庭湖，顺江而下。这一别不知何时
才能回来，她满眼满心是泪，泪花中
是他在码头上追逐相送的嘶喊：“我
等你回来！”她一遍遍在心里回应
着：“我一定回来。”

船到泰山脚下，因战事与时局
发生变化，再也无法前行，进退两难
的她只好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当地
一所学校开始了教书工作。本想等

她到东北有了稳妥工作就追随而至
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只好放弃了北
上的计划，等待时机。二人频频鸿
雁传书，以慰相思之情。

两年后，随着共和国解放的炮
火，他投笔从戎，下潇湘，渡漓江，到
广西。最初，两人还有联系，但居无
定所的行军，加上她的工作几经转
换，不久二人便失去了联系。她不
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但她坚信他不
会背负她，坚信他不会殒命战火，坚
信他在等待着她。岁月一点点蚕食
着她的青春，她却依然形单影只。
面对好心人的牵线搭桥，以及一个
又一个追求者，她淡然又坚定：“‘刘
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对于我的刘郎，我就是‘生要见人，
死要见坟。’”

16年后，在北方苦寻无果的她，
南归寻夫。因为没有工作，回到家
乡后的她只能靠给人打零工或捡破
烂维持生计，这并没能阻挡她寻找
他的脚步，但仍旧没有他的音讯。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她被下放

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务农，而他也被
遣送回老家一个小村务农。近在咫
尺，却又无音相通。风潮让他们再
无力寻找彼此，但牵挂与想念丝毫
没有在他们心中褪色。

历史的车轮碾过，她恢复了清
白，他也得到了平反。他们想到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对方。苍苍
岁月，茫茫人海，不知道对方是生是
死，但坚信对方只要活着就一定在
等待着自己。终于，在分别了 40 年
后，他们在家乡的小城重逢。四目
相对，泪眼蒙蒙。隔着 40 年的分别
与流变，他未娶，她未嫁。

74 岁的他和 66 岁的她终于手
挽着手走进了婚礼的殿堂。他对她
郑重地许诺：“我至少还要陪伴你10
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叫余
琦，是当代著名作家丁玲的亲侄
女。他叫刘自平。余琦在刘自平共
同生活了 19 年后于 2005 年病逝。
有人问已经93岁的刘自平怎样评价
他这一生，是啊，经历了那么多的磨
难坎坷，经历了那么久的寻找等待，
相守却如此短暂，他是不是会不满，
是不是会忧伤？

“我这一生是幸福的，满足的。”
刘自平说着，满脸的明媚光鲜，满眼
的奕奕神采。 摘自《华声晨报》

漫长的婚约

我的生日，居然是一个错误。按父
母的说法，那天是阳历12月8日，农历
十一月十一，我一直这样认为。可当我
有一天去查万年历，却惊讶地发现，那
两个日子，在我出生的那年并不重合，
前后差了一天。

于是我向父母提出质疑。父亲说，
12月8日！没错，那个火红的“8”字，至
今还印在我脑子里呢。母亲接
着说，农历十一月十一也没错，
咱们小镇每逢十一为集日，那
天就是集日。

两个日子都没错，难道是历法错
了，科学会有错吗？从那以后，我困惑
不解。

等我长到18岁，我想，一定要把生
日的确切日期搞清楚，怎么能让一个错
误的生日伴我终生呢？我让父母好好
回忆一下，并说，如果确实是12月8日，

那农历就是十一月初十；如果农历是对
的，那阳历就该是12月9日。总之，这
两个日子不可能是一天。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阳历错不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你一落地，我就在那
个大红的“8”字下写了一行字：今天，我
有儿子了！母亲笑着说，日历上的字，
我也记得。

可是，肯定了一个，就必须否定另
一个，历法是科学，不可能模棱两可。那
么，农历十一月十一，肯定是错了，那天
应该是十一月初十，我说。

母亲一听就急了，不是初十是十
一，只有十一，才可能是集日。那天，我
想去看望你病重的姥爷，可因为是集

日，很多外村的亲戚来赶集，在你姥爷
家吃饭，我一进院，看见人太多了，就没
进屋子，心想改天再去吧。可是当晚就
生了你。接着就坐月子，不能出门，十
几天后，你姥爷就去世了，我都没能见
他最后一面。

母亲的泪流了下来。她哽咽着说，
这样的日子我能记错吗？

看见母亲流泪了，父亲有
些愠怒了，他瞪着我，说，你究
竟想干什么？父亲的话让我心
一颤，是啊，我想干什么呢？我

想用所谓的科学，去怀疑、否定他们的
记忆？他们的记忆是那么温馨，又是那
么心酸……哪一个，更重要呢？

从那天起，在我18岁长大成人的
时候，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这世上，有一
些事情，明知是错的，但不必去纠
正。 摘自《人生与伴侣》

老张下岗后和妻子开了一家小
餐馆，每天从早忙到晚，可生意平
平。很快，随着物价的上涨，老张也
不得不上调菜价。

老张本以为生意会越来越好，可
没想到来吃饭的人比以前少了近一
半，渐渐地，生意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正在老张打算关门大吉的时候，
他读大学的儿子小张放假回来了。
看着父母整日唉声叹气的样子，小张
说：“光急是没有用的，得想想办法。
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以便对症下
药。”正在火头上的老张一听，没好气

地对儿子说：“你的意思是我和你母
亲经营无方？那好，你在大学里学的
是经营管理，应该学以致用，现在你
来想办法。”小张被这么一激，毅然接
过了这烫手的山芋。

第四天，小张欣喜地对老张说：
“我找到原因了，但是你必须按我说
的去做。”老张说：“行啊，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小张附在老张的耳边
一阵叽里咕噜之后，老张将信将疑地
说：“这办法行吗？”小张说：“绝对
行！明天就开始实行吧！”

第五天，老张的餐馆门口打出了

醒目的招牌：可以为顾客做半份菜，
每份 15元的回锅肉收半价 7.5元，其
他菜以此类推。没想到，这个招牌一
出，顾客纷至沓来。

之后，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不
过，老张不明白儿子怎么就想出这个
主意。小张说：“我看到来餐馆的顾
客大多一人只点一份菜，这样不但营
养和口味单一，而且还吃不完，造成
很大的浪费，所以顾客就越来越少。
采用半份菜这个方法后，一个顾客只
需点半份菜就行了，另外有需要的顾
客也可以吃到两个或好几个菜，顾客
当然乐意了。”老张听了连连点头：

“这菜由一份改成半份，看似简单，却
蕴含着玄机！一个小小的改变，结果
却完全不同。” 摘自《当代生意经》

在芝加哥见到和我一起开会的
同事，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在波士顿
时没觉得金融危机，一上飞机就感觉
出来了，机上没有免费晚餐了。空姐
说为抵抗金融危机，要吃晚饭就要交
六美元，小食品三美元。”我告诉她：

“有吃的就算不错了！我从达拉斯过
来的飞机上根本就没吃的，大家都饿
了三个多小时。”

我来时乘坐的巴士，比五月时
涨了二十美元。我们住的酒店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房子很大，但是黑得

要命，因为能拆的灯都拆走了，包括
书桌上的台灯。在芝加哥中心区这
么个高楼耸立不见天日的地方，没有
人工照明简直难以想象。酒店晚上
供应热水的时间很短，温度刚够让人
不打喷嚏，房费不便宜却不含早餐，
能省的都省了。

会议不管饭，我们只能天天在街
上随便找吃的。吃完饭看账单，有的
店直接把小费数目都打出来了：百分
之十五的小费是多少，百分之十八的
小费是多少，百分之二十的小费是多

少，并明确说明小费不能低于百分之
十五。还有的店干脆把小费打入总
账，直接收账了。我说怎么这次美国
的快餐店服务都改自取自收为送餐
到桌兼收盘子了，敢情都惦记小费
呢。

启程回北京，临上飞机前波士顿
的朋友发短信来，说：“你上飞机后要
点红酒，喝完睡一觉，醒来就到北京
了。”起飞后，空哥儿反复用中英文广
播着：“我们将飞行十三个小时，期间
为您提供一顿正餐和一顿便餐。如
果您想喝酒的话，请付六美元，您自
己的酒是不允许在飞机上饮用的。
谢谢合作。”

天！来的时候还没要钱呢，这下
没有免费红酒了。 摘自《半岛晨报》

感受金融危机

有一些错不必纠正

半份菜

原来我居住的老房子，在很深的
胡同尽头。一条曲曲折折的死巷，两
边的墙极高，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幽深的
感觉。邻家住着一对中年夫妇，两人经
常发生口角，多是那女的埋怨男的。

有一次，邻家爆发了我所听到的
最激烈的争吵，那女的高声叫嚷，吵
到激动处，不知把一件什么东西摔在
了墙上，传来一声哗啦的破碎声。然
后就听见男人摔门而去的声音。由
于平素处得不错，我忙出去，怕那男
人有什么想不开的地方。我和他并
肩走在窄窄的胡同里，到了胡同口的
转角处，阳光呼啦一下就包围过来，
眼前是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看见

他脸上的阴郁也融化在阳光里，眼睛
里闪出亮色来。

他转头对我说：“谢谢你兄弟，不
过我没有事。其实你嫂子挺好的，虽
然她常抱怨我数落我，可还和我过这
么多年。吵架的时候我也生气，气急
了就走出门。走过这个长长的死胡
同，过了这个转角，眼前就开阔了，心
里也一下子敞亮了!”

我微笑地看着他，说：“你能这么
想真好，要是我的话，肯定不会马上
消气!”他指着眼前的大街说：“这里
的每条街道我都走遍了，每一家的门
也都敲遍了。刚开始当邮递员时，心
里也不乐意。可渐渐地，当我敲开别

人家的门，递上他们渴盼已久的信
件，他们表现出来的快乐和对我的感
谢，立刻就感染了我。给别人送去快
乐，也给自己带来满足。那时我就
想，人的一生曲曲弯弯的，说不定在
哪个转角就看见阳光了。就像我刚
才气冲冲地出来，穿过胡同，走过这
个转角，心情就好起来了!”

那一刻，我充满了感动。多么朴
素的人生道理，每天我也要走过这个
转角许多次，却从没有体会过。人的
一生总会有消沉失望的时候，但都不
会长久，就像乌云不能永久地遮住太
阳一样。生命中的每一个转角处都
有希望存在，走过去，或许就是另一
番天地。在黯淡的境地，穿过窄而弯
的艰难之路，看见一个转角，走过去
是一个明媚的世界还是更黑暗的去
处，就要看你的心中是否充满阳光
了。 摘自《莫愁》

转角处的阳光


